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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古琴大家张子谦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国诸多古琴名家、教育家齐聚上海音乐学
院，共同纪念张子谦先生。

记者专访了他的学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龚一，听他谈谈心
目中的张子谦先生，以及他所理解的欣赏古琴的“窍门”。

听音乐，何需那么“懂”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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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艺

沉默的“浮士德”
也能爆发独特的力量

在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期间 ，莫扎特的 《魔笛 》、亨德尔的
《塞魅丽》 等一系列经典歌剧的亮
相令观众大饱眼福。

11 月 10 日，《浮士德》 即将亮
相本届艺术节 。不过 ，这次与观众
见面的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歌剧《浮
士德》，而是默剧《浮士德》。这部鲜
见的默剧，想必会带给观众独特的
观剧体验。

《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的长篇诗
剧，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一
样，同为欧洲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这部长
达 12111行的诗剧， 是歌德毕生思想和
艺术探索的结晶。 其构思与写作前后一
共用了 64年，几乎贯串了歌德的一生。

歌德借助主人公浮士德的抱负和
追求，表达了他本人对人类未来的远大
而美好的理想。他在这一作品中以深刻
的辩证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两种
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
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
关系及其发展历程。

正因为揭示了这样深刻的矛盾，使
《浮士德》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它从诞
生之初就成为剧作家们的灵感源泉，被
搬上了各大舞台。1859年 3月， 法国作
曲家古诺将《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改编成
同名歌剧，在巴黎上演。此后，戏剧、戏
曲、电影等无数的“浮士德”被创造出来。

此次由德国德累斯顿马戏剧院带
来的默剧《浮士德》讲述了满腹经纶、久
负盛名的浮士德对长期以来的生活和
所获得的成就并不满足。于是，魔鬼引诱
浮士德，和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
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 但是将在浮
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 歌德
的原剧以悲剧结束， 而本剧最终以喧闹
的方式解脱沉重，结束全剧。

在这个掺杂喜剧、音乐、诗意、舞蹈和
马戏等众多戏剧元素的“大杂烩”中，唯一
缺少的是台词，但这并不妨碍它打动观众。

剧中还展现了黑光剧这一独特的
艺术形式，使得剧中人物不需要一句台
词便能表现各种戏剧冲突。黑光剧是在
全黑的舞台上以黑灯打光投射在荧光
绘制的舞台、道具、服装上，演出时演员
全身穿黑衣在后方操作，从而营造出奇
幻的效果。

在原著中，歌德以细腻的笔触描绘
了欧洲的生活方式，他用语言将浮士德
的悲剧与读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去掉
台词，以默剧的方式演绎《浮士德》可谓
非常大胆的实验。 导演汤姆·库阿斯打
破了语言与艺术门类的限制，成功演绎
了这部世界上最著名的德语悲剧作品。

该剧自 2009年问世以来每年各大小剧
场的邀演不断。欧洲媒体评价道：“歌德
的静音浮士德，太妙了。可能没有任何
浮士德的演绎能像这个无词的版本令
人发笑和感叹。 它用其他方式代替语
言，但绝不缺失严肃性。”

（陈俊珺综合）

他的一生是一部近代古琴史

自上海开埠以来， 一代又一代古琴家
活跃于这座城市， 使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
古琴活动的一大重镇。出生于 1899 年的张
子谦，一生经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
期。他是广陵琴派的传人、今虞琴社的发
起人和重要组织者、新中国第一位专职古
琴演奏员、音乐院校古琴专业教师，亲身
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近现代古琴艺术的起落
兴衰。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晓莲至今记得小
时候随外叔公张子谦学琴的情景：“他的音
乐是会‘说话’的。他教我弹琴，从来不说你
要弹得快或慢、轻或重，而是说，你听我弹一
下，感受一下。听他弹琴，总会被那股灵性所
感染。”

张子谦是江苏仪征人，13岁开始学琴。

二十多岁时，他来到上海，经常与古琴家查
阜西、彭祉卿切磋琴艺。查阜西善弹《潇湘
水云》，琴界人称“查潇湘”；彭祉卿善弹《渔
歌》，有“彭渔歌”之誉；而张子谦善弹《龙翔
操》，被誉为“张龙翔”。琴坛将他们并称为
“浦东三杰”。

张子谦的演奏格调高古，指法凝练而奔
放，意境豁朗而深邃，善于把情与意融汇于
演奏中。他弹的《龙翔操》结构非常紧凑，有
细密处，也有奔放处，圆转随意，收放自如。

他在多变的、 旁人听来似无固定节奏的音
乐天地中驰骋，乐句与乐句之间、乐段与乐
段之间处理得丝丝入扣。1984年，张子谦曾
写过一首《听弹‘龙翔’》的五言绝句：“抚弦
动操间，《龙翔》去无迹。仿佛有余音，萦回
绕天际。”

1936年 3月，“浦东三杰”与琴友成立了
今虞琴社， 一批爱琴人士不分天南海北、不
论派别，定期聚会，他们办雅集、出琴刊、练
合奏、研琴曲、唱琴歌、灌唱片、搞演出。后
来， 琴社的活动一度因战乱等原因中断。

1980 年， 张子谦以逾 80 岁的高龄出任社
长， 率老中青三代琴人登台演出。80 余年
来， 今虞琴社对中国古琴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我虽弹，我并不听”

古琴是一件内敛的乐器，它自古就是演奏
者弹给自己或知己好友听的。演奏古琴，更像
是一场琴与心的对话。张子谦称之为：“琴中有
无限滋味，玩之不竭。”

张子谦将独自抚琴时所享受到的无限滋
味，记录于他的日记《操缦琐记》中：“晚归，家
人均外出，四壁俱静，不可多得之时也。理琴十
余曲，达两小时。身心舒泰，琴我俱忘，一年中
不知几度有此境界。余尝谓弹琴与人听，固不
足言；弹琴及同志小集，仅供研究，亦不足言；

弹琴至我弹与我听，庶乎可言矣。然仍不如我
虽弹我并不听，手挥目送，纯任自然，随气流
转，不自知其然而然，斯臻化境矣，斯可言琴

矣。(1938年 11月 9日)”

“晚膳后，送景略画扇至则均处。小坐，弹琴环
境颇幽，略无嚣杂，阶前建兰盛开，幽香扑鼻，弹
《渔樵》《忆故人》二曲，颇有心手相应之妙。怡然
若忘，此境固不可多得也。（1938年 9月 1日）”

“夜间，独自理琴至一点半钟，万籁俱寂，

心如止水，得心应手，肢体畅适，此境久不得
矣。归寝已近三时，睡梦中犹有余味焉。（1945

年 1月 7日）”

张子谦虽然是传统的文人型琴家，但他从
不墨守成规，而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戴晓莲
教授说：“张子谦先生的音乐有一大特色，就是
‘活’。他经常向老先生们讨教琴曲，还曾向古
琴家査阜西学习《潇湘水云》，自称是查先生的
“嫡传”，其实两人是同辈的好友。他还向同辈
的彭祉卿学习《忆故人》，学管平湖的《欸乃》，

姚丙炎的《酒狂》等名曲。

在艺术趣味上， 张子谦一直紧跟时代。上
世纪 50年代初，他鼓励并参与古琴的改革，在
保留古琴韵味的前提下，为加大古琴音量做了
多方面的尝试。他还积极采用当时推出的钢丝
琴弦，对新的演奏技法，他也不耻下问。

据张子谦的学生、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李凤
云回忆，在重视古琴打谱、积极挖掘整理古代
遗产的同时，张子谦还提倡古琴要表现当下的
生活，要不断有新作品问世。上世纪 50 年代，

他曾率今虞琴社经常上演新曲目,如《和平颂》

《白毛女》《蝶恋花》《沁园春》等。即使没有新作
品，他也乐于将传统琴曲以不同的面貌呈现给
观众。早在上世纪 30年代，他就在古琴独奏的
形式外，大胆尝试了琴箫合奏、琴歌、古琴合
奏、琴与瑟、二胡等民族乐器的合奏。

对
话 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感受解放周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张子

谦先生学习古琴的？

龚一： 我 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当时是四年制，我跟张子谦老师学了三
年琴，他几乎把所有的曲目都教给了我。

那时候上课和现在不太一样，是不按钟点
的，一上就是一个下午。我还记得他摇着那把蒲
扇的样子，感觉是与他共同生活了一个下午。

解放周末：张子谦先生的演奏最主要的
特点是什么？

龚一：张老师一直认为，地分南北，琴无
二派。音乐是个人化的，是个人心绪的一种
抒发。一个人的个性如何，他的音乐就如何。

古琴音乐更是本心在指端的流露。

张老师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很随和，不
拘束，他的喜怒哀乐常常写在脸上。有一次，

他挤公交车去向同行讨教琴艺，下车时不慎
摔了一跤，他开玩笑说：我是驼背，后脑勺没
有着地，两头翘，没事。这就是他的人生态
度。还有一次，张老师的好友、古琴名家吴景
略在襄阳公园的雅集上弹琴， 他喜欢抽烟，

张老师看到吴老师的烟灰飘落在琴弦上，便
直言：“你不要弹下去了。” 吴先生笑呵呵地
说：“子谦让我不弹，那我就不弹了。”

如此真性情的张老师，他的演奏风格是
跌宕不羁的，同时非常讲究气息。

解放周末：古琴的历史源远流长，古琴
文化博大精深，对于爱好者而言，怎样才算
真正听懂古琴？

龚一：听音乐其实不需要太懂，只要合
自己的口味就可以了。前段时间，中央音乐
学院副院长周海宏做了一个讲座，题目叫作
“音乐何需懂”，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欣赏
音乐不一定非要听出那些场景、思想、故事，

没有必要非要用那些文学化的、美术化的内
容去过度解读音乐。在欣赏音乐时，体验重
于理解，理解得对不对没有那么重要，重要
的是有自己的感受。

我一直认为，对普通听众而言，听音乐

不需要深究。音乐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而情
绪是人人相通的，不是只有音乐家才懂喜怒
哀乐，普通人也懂。比如《广陵散》的某些段落
充满了杀伐战斗的气氛， 表达的是聂政替父
报仇的愤慨情感。听此曲，只要感觉到这种激
烈的冲突就够了。听《春江花月夜》，感觉就像
在西湖边漫步，觉得舒缓、优美就行了。

解放周末：为什么对于同一首古琴曲，不
同流派演绎的“味道”会不太一样？听古琴需
要学会听流派吗？

龚一：现在的古琴流派，比如广陵派、浙
派、虞山派、九嶷派、梅庵派、川派、岭南派
等， 大多是按照不同琴派所在的地域所分，

但流派到底应该按照地域分，还是按照演奏
风格来分，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首曲子好不好， 关键是演奏得好不
好，而不是流派好不好。不论是什么派，前提
是要把琴弹好，音准、节奏准确，让人感觉心

情平静、安详、舒适，那就成功了。

清代琴家徐常遇曾说：“古琴曲传至今日，

大多经过删汰而成其曲。” 比如古曲 《平沙落
雁》在历史上曾有一百个版本，但流传至今只
剩下三五个版本，还有九十余个版本都被历史
“无情”地删汰了。音乐是时间艺术，绘画是空
间艺术。音乐是随着时间，随着演奏者而演化
的，它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否在生活中不停地流
传，也有赖于演奏者对其正确的演绎。

解放周末：您认为古琴艺术最深层的魅力
是什么？

龚一：现在喜爱古琴的人很多，这是好事，

但大多数人崇尚的只是包括古琴在内的传统
文化的外壳，喜欢的是其外在风雅的形式。

古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 美学的表
现。听某些琴曲时，内心获得平静、安详，排除
了杂念；听某些琴曲时，感受到悲伤或感慨，那
就可以说是体会到了古琴艺术的美。

解放周末：如何更进一步欣赏呢？

龚一：那就是专业层面的东西，比如音乐的
结构、旋律动机、音乐的气息以及创作手法等。

▲张子谦在教学生戴晓莲弹琴，摄于 1979年秋
（图片由上海音乐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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